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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人

“都是农民工，何苦为难他”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子森

(上接B05版)

起初，胡津会立即解释说，自
己现在用的摊位是从别的摊主那
里转租来的。“我一个月交给摊主
850元租金。再说我只是城管最底
层的一个临时工作人员，真要有
啥特别的权力，也没必要来摆摊
了。”后来，也就没人问了。

每天，单位的活要忙到下午6
点，晚上顾不上吃饭，接着再出
摊，9 点半左右开始收摊，回到家

吃饭，躺下睡觉时已经是凌晨两
点了，这个 80 后没时间患网瘾，
也没空谈恋爱。
而单位领导也知道胡津的事，

大家都很淡然。天津市市容园林委
数字化处一名负责人介绍说，由于
天津市城市规划不断规范，一些历
史形成的自发市场的摊贩可能会
没有去处，他们就专门划定区域，
限时设摊，而不是把所有摊贩都请
出去。“所以即使胡津作为城管人
员，晚上练摊，也并不稀奇。”

上高中时，胡津就喜欢看《易
经》，做了城管信息员后，更是到
了痴迷的程度。“路走不通的时
候，就停下来绕个圈，而不是把自
己逼上绝境。”胡津说，他觉得之
所以会发生一些城管与摊贩的激
烈冲突事件，就是因为双方不会
变通、不会换位思考。

胡津有时也会感到矛盾，白
天，在行使城管信息采集员职责
时，他会觉得，“有的商贩在同一地
方摆摊十几年了，那就是命根子，

不让他摆摊跟天塌下来差不多。”
但是，“如果没有城管，小区

居民可能连门都出不来，垃圾、小
摊都能把门堵得死死的。”而且一
旦遇到城管小贩冲突事件，普通
民众都会在网上不分对错地起哄
说，城管素质低下、执法野蛮。
“是不是现在社会的怨气太

重，行政部门其他人群跟普通老
百姓发生冲突的机会少，于是城
管就成了社会怨气的排泄口？”这
让胡津很难过。

“还有就是多数人不知道城
市管理是什么，不理解为什么非
得这样管理，如果一个人只能被
动接受，而没有机会参与，就会产
生误会，因为他不知道配合城管
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

这个有些苦恼的年轻人，这
样给城管和商贩之间的关系定
义，就如同在给白天和黑夜的自
己定义：他们不是猫和老鼠或形
同水火，而是鱼与水的关系，谁也
离不开谁。

2006年11月，南京一位老太
太赶乘公交车时摔倒在地，一位
叫彭宇的小伙子将其扶起并送
往医院。后来，老太太说是彭宇
撞了她，而彭宇认为自己做好事
反遭诬陷。

2010年10月，镇江年仅14岁的
小许在放学途中搀扶起一位被撞
老太，结果反被老太指为撞人者，
并引发交通堵塞长达一小时。

当考验我们道德和诚信的类
似新闻不断出现时，傅纪余原谅
撞死母亲的杨光荣，甚至向法院
求情这个新闻，显得有些另类。

抱着怀疑的态度走访了村
民、法院以及傅纪余本人。村民
证实傅纪余是一个孝顺的人，傅
纪余口里的“对老娘就那样”，实
际上是嵊州较为普遍的一种说
法，“就那样”其实就是达到了基
本的孝顺标准。

这一点很多人都能做到，但
对于撞死老母亲的素昧平生的农
民工，傅纪余兄弟三人表现出了
超乎寻常的大度和宽容。这种谅
解背后没有隐情，仅仅是“他是农
民工，他还年轻，还要养老人”。

憨厚的傅纪余没有透露一
个细节，但记者在嵊州法院得到
证实，多年前傅纪余也曾经撞过
人，对方没有为难他，他做了应
该做的赔偿。

他拒绝核实这一事情。但在
村民和法院的人看来，无论他以
前怎样，以后怎样，在这件事情
上，他的做法都极其另类。或者
说，在这个社会，他做了道德上
该做的，却被视为另类。

他所在的长乐镇是嵊州知名
的电机生产基地，村子附近各种
中小企业林立，当地人经济富裕。
而傅纪余仅靠自己的劳动换取菲
薄的收入，对老母亲之死的悲痛
并没有影响到自己做人的标准。

杨光荣肯定想不到这样的
结局。

他做了该做的

却被视为另类

格记者手记

“老娘还能挑小

米，身体很好”
画外音：浙江嵊州市长乐镇

姚姆山自然村坐落在半山腰上，
村边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灌
溉着村前的大片水田。

傅纪余被强烈的阳光晒得
黝黑，他憨笑着站在水田里一栋
砖房前，赤脚，挽着的裤腿上沾
满泥水，头戴一顶草帽。

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除了眼神，很难从傅纪余脸上判
断出他此时的心情。浙南口音极
其难懂，他说，“告诉你不要来
嘛，又不是天大的事情。”

齐鲁晚报：这些天，心情好
些了吗？

傅纪余：(叹气)事情已经过
去了。那天(4 月 21 日)我自己去
嵊州卖笋，我家笋是不少的。村
里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我母亲出
车祸了。

齐鲁晚报：我听村民说，您
母亲以前身体不错。

傅纪余：是，我没有想到会出
车祸。她83岁了，但还能自己挑着
小米到处走，那天就是要去碾
米……(傅纪余眼睛通红)我以为
她会善终，听到电话后，我很伤心。

齐鲁晚报：听到母亲被撞的
消息后，您是不是反应很激烈？

傅纪余：当时，心情是不高
兴的。83 岁了被一辆电瓶车撞
倒，但没有过激的反应。毕竟老
娘年纪大了。不过她被电瓶车撞
死了，我是感到她很冤。

齐鲁晚报：很冤？
傅纪余：是的，这不是正常

死亡，老娘身体很好，能多活几
年的。我在医院，医生说她颅脑
受伤，已经不行了，后来就死了。
我很伤心，但没办法，就把她拉
回来，殡葬了。

齐鲁晚报：村子里的人说您对
老母亲不错，但外人听您这么说，
会不会觉得您对老母亲不在乎？

傅纪余：我不管那些。老娘死
了我很伤心，但人家也不是故意
的，也没想到电动车能撞死人这样
的后果。他就是一个打工的，也不
容易，以后出狱了，能来老娘坟头
烧烧香，老娘原谅他就行了。

“他撞了人没跑，

就是好人”
画外音：肇事者杨光荣来自贵

州，30岁，在嵊州一家工地打工。已
经入狱服刑的杨光荣在傅纪余看
来“老实本分”，而一贫如洗的现状
让他根本无力承担经济赔偿。

按照嵊州市法院相关人士
介绍，此案如果申请民事赔偿，
赔偿金在6万元左右。而傅纪余
在见到杨光荣后，也很同情这个
农民工。他和两个兄弟商量，不
要他的经济赔偿。到现在，就连
老太太的殡葬费都是傅纪余兄
弟三个凑的，自始至终没有向杨
光荣索要任何赔偿费用。

齐鲁晚报：那天，您是在医
院见到了肇事者？

傅纪余：看到他时感到这是
一个很老实的人，站在那里不知
道怎样好。他打工也没什么钱，
我自己也心死了。他帮别人打

工，跟我们一样，帮别人打工挣
不多钱，都是这样子的。

齐鲁晚报：您了解过他家的
经济状况吗？

傅纪余：打工的能好到哪里
去？我就见了他一次，以后就被
交警带走了，我就不知道了。他
在哪里打工我都不知道。

齐鲁晚报：只见了一次面，
您就做出了不要赔偿的决定？

傅纪余：他要是撞人跑了，
我们连谁撞死的都不知道。后来
村民看到车祸，报了警，村领导
告诉了我。但他撞了人没跑，那
就是个好人。

齐鲁晚报：但人被撞死了却
没有赔偿，你们没有想法？

傅纪余：没有想法的，如果
丧葬费拿得来也好，拿不来就算
了。我们自己也是这么商量的。
问他是在哪里打工，他也说不
清，跟我一样的。

齐鲁晚报：他自始至终都没
有付给您钱吗？

傅纪余：一分钱也没有。他没
有钱，还想吃他肉(浙南方言，这里
指索要赔偿)，我不想吃肉的。只有
算了，这样过去了就算了。

齐鲁晚报：但我看您的家境
也一般。按照嵊州市法院工作人
员的估计，赔偿金额在6万元左
右，这对你们来说，应该不算少。

傅纪余：我就是养养鸭卖鸭
蛋，种点果树，毛收入一年也就5
万多点。两个弟弟一个在银川打
工，一个在嵊州打工，都是农民
工，收入也不高。在嵊州的弟弟
有一辆摩托车，如果是他撞了
人，那怎么办呢？

齐鲁晚报：您决定不上诉，
两个弟弟同意吗？

傅纪余：我们商量好了的。我
最小的弟弟那里，收到交警队寄来
的一封信，叫我们去上诉。我说不
要上诉，轮到你自己把别人撞了，
钞票拿不出，你怎么办？我只有这
样说说了，没有其他话讲过的。

“他早出来还能

养家糊口”
画外音：案子进入法律程序

后，嵊州市法院的法官郑林海很
奇怪傅纪余一直没有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他通知了傅纪
余。但随后得到的反馈让他有些
惊讶：傅纪余不仅表示放弃民事
赔偿，甚至让人带话给郑林海：

不要判杨光荣的刑。
据嵊州市法院办公室丁海

江介绍，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杨
光荣需要入狱1—3年。但有了被
害人家属傅纪余的谅解书，法院
日前依法对肇事者杨光荣作出
从轻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齐鲁晚报：就是因为这种换
位思考，让你们放弃了上诉吗？

傅纪余：也不是，撞都已经撞
了。还有一个(原因)，撞人的那个
人年纪比较轻，大概是30岁左右，
我准确的年龄也说不来，好像是。
一个人年轻时是赚钱的时候，如果
年轻时被判五年，出来的时候都已
经三十五六岁了，也没有什么意思
了。

齐鲁晚报：所以您希望他不
要被判很长时间？

傅纪余：对的，他反正也没什
么钱。他出来以后呢，也要养父母
的。我就和法院的人说了，能少判
刑就少判刑，就算是我们和解了。

齐鲁晚报：这个和解看起来
是你们吃亏了。

傅纪余：如果要他赔的话，
他也拿不出来。反正我们心也死
了，不要他赔的，外地人打工，跟
我们自己一样，多么罪过(当地
方言，辛苦的意思)，赚点苦力钞
票多少罪过来。只不过80多岁的
老太婆被撞死是很冤的，80多了
还被电瓶车撞死是很冤的。

齐鲁晚报：如果对方很有钱
呢？

傅纪余：换一个有钱人，不
用我们说他也会赔偿吧。如果没
有赔钱，给你多坐几年牢，也有
想法的。这个呢，反正也没有钱，
早点让他回去，只要到我老娘坟
前给她看一眼，烧烧香，点上蜡
烛拜一下，这样就好了。

齐鲁晚报：这是您对杨光荣
唯一的要求？

傅纪余：是的。还有他自己
做人的职责，做人的素质好一点
就行了。

齐鲁晚报：那村里人能放过
他吗？

傅纪余：我们老早就放过他
了。我们村干部也是这么说的。

齐鲁晚报：我了解的情况是，
杨光荣没有想到你们会放弃索赔，
他说出狱后一定要来您家里一趟，
做人的本分要求他去老人坟头拜
一下。

傅纪余：这样就行了。

“他还年轻，还
要养家糊口，出来
打工不容易……”6
月下旬，当傅纪余
托人对法官说出这
些话时，连法官都
吃了一惊。

此时，距离傅
纪余母亲出事刚刚
过去两个月。4 月 21
日，在浙江嵊州打
工的贵州农民工杨
光 荣 骑 电 动 车 上
班，路过长乐镇福
全村姚姆山自然村
路口时，一不小心
撞上了 80 多岁的老
太太陈水何。老太
太 经 抢 救 无 效 死
亡。

陈水何的三个
儿子悲痛之余，得
知肇事者是个农民
工，决定放弃民事
赔偿，他们甚至主
动替肇事者求情，
减轻处罚。

杨光荣最终被
判入狱一年，陈水
何大儿子傅纪余对
他唯一的要求是：
出狱后到老母亲坟
头烧烧香，“虽然她
83 岁了，但身体很
好，这样死了，我还
是很伤心。”

“都是农民工，
不容易，何苦为难
他呢？”7 月 5 日，傅
纪 余 对 本 报 记 者
说。

▲傅纪余站在自家房前。


